
報端文章，有專
欄作家諷刺某些寫了
幾十年還不肯退下的
年長女作家，稱之為
「文藝阿婆」。

鍾情文藝、熱愛
寫作，原本沒有年齡
之分，讀者要求閱讀的是好文章，哪裡
管作者是九十老婦還是幾歲女孩？

香港女作家特別耐老，打開報章副
刊，文章作者之中，十之八九都是 「資
深」人士，寫了起碼十年八載，超過二
、三十年的，也大有人在。除非作者一
向以 「文藝少男」、 「文藝少女」作號
召，幾十年來不肯改弦易轍，否則，從
「文藝少女」升段到 「文藝阿婆」，有

何不妥？
如果作者幾十年來一直沉鬱 「文藝

少女」的形象，話題內容永恆不變，幾
十歲扮青春硬撒嬌，一早就給讀者捨棄
了，怎可能還在江湖行走？就算年紀漸長，作者能
與時並進，跟上趨勢，把幾十年累積的經驗智慧與
讀者分享，豈非讀者之福？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 「報有一老」亦可作如是觀。

看亦舒，寫愛情小說恐怕超過四十年了，筆下
的婦女界強人依然屹立，悠然自得，傲視群芳，又
有何不好？小說寫了幾十年，照樣吸引到讀者擁護
，歷久不衰，仍然位居城中暢銷女作家之列，這才
叫功力境界。旁人要學也學不來呢。

認識一位大機構的女公關，有一
次機構搞年度籌款活動，她邀約了中
西傳媒和文化界四十多人，未介紹籌
款目的和活動詳情之前，她先一一介
紹在場各人。她簡略地說出他們的名
字，工作範疇或單位，職銜和成就，
一個不漏。她出色的記憶力贏得大家

熱烈的掌聲。
說到認人，我自認低能。經常在公共場合碰見一些朋

友走來跟我打招呼，他們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只覺得面善
，卻不知道他們是誰。遲疑間，他們會頑皮地問： 「你可
知我是誰？」

也有不即時 「逼供」的，或許以為我一定認得他，大
家相談甚歡。在交談中有時我會找到線索，漸漸記得他是
誰；但也有到分手也記不起的，就連累我事後要把他一處
處代入：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專同學？甲校同事？乙
校同事？丙校同事？某會理事？某機構成員？舊日鄰居？
某次旅行團友？

有一次代來代去都找不到他是誰，直到我去補牙才知
道他是我的牙醫。他平時穿白袍，那天卻穿T恤牛仔褲。

除了公關，我覺得認人最有本領的是酒樓伙計。即使
一年才去一兩次的酒樓茶室，他們也叫得出我的名字，飲
茶還有九折免茶優待。他們是留心，用心並且有心。

報載美日擬釣魚台聯合軍演。
那顯然是要演戲給中國看了。今日
國際形勢，表面天下平靜，背後各
有精心複雜的策略安排，每天讀着
這類新聞，很叫人有不安的感覺。

國際間的公義，基本上只是美
麗的謊言，強權壓倒一切。一部世

界歷史，全是侵略和欺詐，只是仍叫人能活下去的，就
是人類最終還能戰勝侵略、揭發欺詐，縱使付出了高昂
的代價。

當前的國際領導者，不外是為了生存與發展而籌措
，每一代的領導者，大多只有幾年間的執政時間，他們
可以做的，就是在其執政期間，短視地使國民活得好、
國威無損。至於將來如何，國家的發展該有怎樣長遠的
眼光，他們大多是不加理會的。

自私，成為每個國家最功利的國策，利己當前，損
人是在所不惜的。日本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即使有
幾多學者研究及撰文指出：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但日
本官方決不肯接受這個事實，這是他們賴以生存與發展
的機會，怎肯輕易放棄？日本靠着美國的超級軍事力量
，美國亦樂於拿着這個 「藉口」可以耀武揚威，繼續發
揮其虛偽的正義，從而可延續其一貫的帝國主義本質。

目下美國內部經濟一籌莫展，它以此轉移國民視線
。國際風雲驟變，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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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
一
過
，
天
氣
就
明

顯
涼
了
。
從
悠
長
悶
熱
的
苦

夏
中
一
下
子
解
脫
，
不
用
開

空
調
了
，
不
要
吹
風
扇
了
，

秋
風
帶
一
點
兒
頑
皮
也
帶
一

點
兒
輕
薄
地
撩
逗
窗
簾
，
窗

簾
飄
舞
給
人
的
感
覺
不
僅
僅

是
涼
快
，
還
平
添
了
幾
分
曼

妙
。
就
這
樣
我
們
變
得
神
清

氣
爽
，
就
這
樣
我
們
摩
拳
擦

掌
，
心
想
可
別
辜
負
了
這
清

徹
純
淨
的
秋
啊
，
要
幹
一
點

兒
什
麼
才
好
。

最
好
的
當
然
是
去
秋
遊

。
到
有
楓
葉
的
地
方
看
看
被

秋
意
一
點
點
染
紅
的
葉
片
，

去
享
受
秋
風
拂
面
那
種
無
比

的
快
意
，
也
可
以
吃
點
排
毒

進
補
又
不
算
太
貴
的
食
物
，

更
可
以
什
麼
都
不
幹
地
入
定
坐
襌
，
進
入

深
層
思
考
狀
。
想
想
人
生
，
快
樂
的
和
痛

苦
的
，
偉
大
的
和
平
凡
的
，
明
朗
的
和
鬱

悶
的
，
一
路
坦
途
的
或
蒼
涼
坎
坷
的
…
…

在
所
有
的
思
考
都
化
作
了
厚
重
的
秋
實
時

，
那
麼
最
好
的
消
費
秋
和
享
受
秋
的
方
法

，
莫
過
於
動
筆
寫
一
點
兒
像
秋
一
般
多
姿

、
像
秋
一
般
豐
饒
、
像
秋
一
般
殘
敗
和
蒼

涼
的
文
字
。
秋
令
我
們
有
了
用
文
字
去
傾

訴
的
情
懷
，
許
多
人
常
常
就
在
秋
裡
，
開

始
了
與
其
說
是
向
別
人
訴
說
，
不
如
說
是

自
言
自
語
的
一
段
文
字
長
途
跋
涉
。

在
秋
裡
，
思
緒
變
得
和
秋
水
一
般
清

澈
寧
和
，
連
寫
出
的
文
字
也
冷
靜
縝
密
，

這
時
說
的
話
，
比
春
少
了
點
兒
潮
，
比
夏

少
了
點
兒
煩
，
比
冬
又
少
了
點
兒
酷
。
不

冷
不
熱
不
煩
不
潤
，
正

好
是
文
字
一
個
很
好
的

境
界
。
難
得
有
人
約
小

說
稿
，
答
應
了
，
只
因

為
這
正
是
一
個
天
涼
好

箇
秋
的
季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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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願
龜
跑
》
是
不
久
前
刊

登
紐
約
時
報
上
的
一
篇
文
章
。
作

者
說
他
晨
跑
的
時
候
，
不
僅
有
年

輕
人
從
他
身
邊
跑
過
去
，
還
有
灰

了
頭
髮
的
跑
過
去
，
甚
至
疾
走
的

兩
位
女
士
也
超
過
他
。
他
不
在
意

，
他
聽
着
音
樂
堅
持
以
自
己
感
到

自
在
的
速
度
慢
慢
長
跑
，
一
日
又

一
日
。現

在
他
很
少
感
冒
，
血
壓
、

血
糖
、
血
脂
都
降
低
了
。
親
友
中

頗
有
一
些
想
幫
他
增
加
跑
步
的
速

度
，
給
予
各
種
建
議
。
他
都
沒
照

辦
，
依
舊
我
行
我
素
。
他
覺
得
，

他
的
慢
跑
達
到
了
增
強
健
康
的
目

的
，
而
且
過
程
愉
快
，
心
情
寬
鬆

。
不
是
很
好
嗎
？

我
讀
此
文
很
生
出
共
鳴
。
現

代
人
，
尤
其
紐
約
這
樣
大
都
會
中

的
現
代
人
，
都
活
在
匆
忙
中
。
該
忙
的
固
然
忙

，
不
該
忙
的
也
照
樣
忙
，
於
是
工
作
忙
，
度
假

也
忙
。
上
個
周
末
有
個
朋
友
跟
我
說
：
﹁沒
事

的
話
，
去
趕
場
電
影
吧
。
﹂
聽
了
那
個
﹁趕
﹂

字
，
我
當
即
打
了
退
堂
鼓
。
那
天
晚
上
和
幾
個

朋
友
吃
飯
，
發
現
好
幾
位
速
度
驚
人
，
我
也
被

帶
動
起
來
，
而
且
邊
吃
邊
說
，
互
相
搶
話
頭
，

鬧
到
情
不
自
禁
一
起
哈
哈
大
笑
。

前
一
陣
和
孫
康
宜
在
電
話
中
聊
天
。
她
提

到
一
個
暑
假
都
忙
得
不
得
了
，
忙
着
查
資
料
，

忙
着
寫
書
。
把
自
己
折
磨
得
身
心
疲
累
，
實
在

受
不
了
啦
，
決
定
硬
着
頭
皮
跟
出
版
社
情
商
，

要
求
放
寬
時
限
。
她
說
：

﹁沒
想
到
，
時
限
放
寬
，

我
心
也
放
寬
，
結
果
輕
輕

鬆
鬆
，
在
原
來
約
定
的
期

限
之
前
，
把
書
完
成
了

。
﹂

重
溫
舊
片
很
多
時
候
會
失
望
，
歷
久
彌
新

的
是
鳳
毛
麟
角
—
—
那
天
又
經
歷
了
一
次
。

重
溫
的
舊
片
是
《
秋
天
的
童
話
》
。
還
記

得
當
年
在
戲
院
看
，
很
是
喜
歡
，
美
好
印
象
保

留
至
今
。

好
了
，
重
看
一
次
，
就
把
好
印
象
徹
底
打

爛
了
。
當
年
那
麼
喜
歡
，
現
在
怎
麼
看
，
都
是

一
齣
膚
淺
的
電
影
。
女
主
角
赴
紐
約
讀
書
，
早

兩
年
先
去
美
國
的
男
友
變
了
心
，
舉
目
無
親
，

也
沒
錢
，
靠
親
戚
的
親
戚
幫
忙
，
在
惡
劣
的
環

境
下
求
存
。

男
主
角
是
周
潤
發
，
女
主
角
是
鍾
楚
紅
，

還
有
一
個
去
世
多
年
的
陳
百
強
，

是
當
年
的
黃
金
組
合
了
。
可
是
故

事
從
頭
到
尾
，
完
全
在
意
料
之
中

。
情
節
一
開
始
，
觀
眾
馬
上
能
知

道
情
節
如
何
發
展
，
實
在
沒
有
看

頭
。

說
到
電
影
故
事
，
最
差
的
是

意
料
之
中
，
情
理
之
外
。
最
好
的

當
然
是
情
理
之
中
，
意
料
之
外
。

《
秋
天
的
童
話
》
兩
者
都
不
是
，

它
是
情
理
之
中
，
也
是
意
料
之
中

。
沒
有
驚
喜
，
缺
乏
戲
劇
性
，
那
是

什
麼
呢
？
那
是
很
平
庸
的
作
品
。

或
許
當
年
吸
引
自
己
的
是
漂
亮
的
男
女
主

角
。
對
了
，
周
潤
發
當
時
沒
啥
皺
紋
，
是
個
高

大
、
笑
容
可
掬
的
帥
小
伙
；
鍾
楚
紅
是
典
型
廣

東
美
女
，
什
麼
叫
廣
東
美
女
？
比
較
一
下
江
南

的
美
女
就
知
道
了
。
這
種
美
女
不
是
那
種
身
材

高
挑
，
鵝
蛋
臉
，
水
汪
汪
大
眼
睛
那
種
。
這
種

美
女
不
很
搶
眼
，
卻
比
較

經
看
，
越
看
越
好
看
。

重
看
他
倆
，
我
更
不

喜
歡
周
潤
發
的
角
色
，
比

鍾
楚
紅
的
還
差
。
當
然
，

這
是
劇
本
的
問
題
。

這是地鐵車廂裡一個奇
景。車門打開，一對母子衝
進來，阿媽找了唯一的座位
坐下，大約十歲的胖嘟嘟兒
子沒有位子，站在阿媽跟前
，百無聊賴，搖來搖去。

阿媽旁，坐着一位白髮
斑斑的老伯，他身軀瘦削，面容枯槁，但眼神
炯炯，估計六十來歲吧。他正讀報章馬經版，
看見肥仔沒有位子，竟然主動站起來，讓坐給
那位十歲的男孩。

男孩一聲多謝也沒有，立刻就鑽到座位上
，母親也沒表示謝意，一切是多麼理所當然。
老伯並非快要下車，他站在車廂中，四周乘客
沒有人讓座，直到數站過後，他才找到位子坐
下。

老人讓座給小孩，這是什麼世道。
坐地鐵，孕婦、長者、手抱嬰孩、殘疾人

士，當然要讓坐。但有兩種人，我堅決不讓。
第一，是懂得站立的小孩，縱使他站在我眼前
，大叫很累很累，我也不會讓。香港的小孩，
就是呵護太多，人人都是小霸王，在地鐵站立
，有什麼大不了，生活就是累人，不能期望周
圍所有人要讓你，平時小孩鍛煉少，請你繼續
站，鍛煉身體訓練耐性。

第二種人，是那些年過七十仍然濃妝艷抹
兼拿着名牌手袋的女士。不讓座，因為怕傷了
她的心，也怕她會 「老羞」成怒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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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陸
，
香
港
，
東
南
亞
的
富
人
住
大
房
子
，
沒
有

問
題
，
因
為
有
管
家
，
有
傭
人
，
清
掃
打
理
，
井
井
有

條
，
完
全
沒
困
難
。
而
且
工
資
標
準
較
低
，
小
康
之
家

也
請
得
起
菲
傭
印
傭
，
夫
婦
二
人
可
同
時
出
外
工
作
。

至
於
美
國
，
除
非
大
富
豪
，
一
般
上
班
族
家
庭
住

一
兩
千
呎
房
子
，
經
常
打
掃
已
經
是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如
果
要
像
港
人
請
個
住
家
傭
人
，
所
花
代
價
貴
三
幾
倍

，
另
加
醫
療
保
險
和
勞
工
責
任
險
，
花
不
起
，
所
以
大

多
靠
自
己
打
理
。
房
子
不
但
使
屋
主
成
為
屋
奴
，
更
成

為
清
潔
苦
工
，
房
子
愈
大
，
辛
苦
愈
甚
，
不
知
所
為
何

來
？
年
紀
漸
長
，
打
掃
一
趟
，
搞
到
腰
酸
背
痛
，
很
多

人
忍
受
不
了
，
退
休
後
寧
願
放
棄
美
國

生
活
，
到
中
國
大
陸
去
生
活
。
另
一
種

人
，
寧
願
房
子
愈
來
愈
髒
，
不
清
也
罷

！
或
者
過
一
段
長
時
間
，
才
花
錢
找
人

清
洗
一
遍
。

差
不
多
年
紀
的
人
聚
面
，
都
在
談

打
掃
之
苦
。
我
說
不
苦
不
苦
：
苦
不
苦

，
在
於
你
的
要
求
標
準
和
對
事
態
度
。

我
現
在
採
取
的
標
準
是
得
過
且
過
，
順

眼
就
算
；
而
且
分
段
進
行
，
每
天
做
一

點
。
今
天
清
馬
桶
：
用
寬
容
的
態
度
、

眼
光
看
馬
桶
，
捧
在
手
心
，
盡
力
清
洗

內
邊
上
硬
水
留
下
的
污
漬
，
年
深
月
久

，
力
氣
也
不
夠
，
清
不
掉
，
就
由
它
。

清
潔
時
，
我
不
是
勞
動
者
，
上
頭
沒
有

地
主
和
老
闆
在
鞭
策
，
我
是
個
藝
術
家

，
為
自
己
的
作
品
負
責
。
洗
完
擦
完
，

為
自
己
的
盡
力
而
喝
采
，
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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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既
然
不
在
乎
進
度
，
也
就
沒
有
壓
力
。

明
天
又
想
想
：
清
潔
一
下
窗
簾
布
也
好

，
於
是
整
塊
拆
下
扔
到
洗
衣
機
，
洗
完
之
後
熨
平
掛
回

，
也
看
着
滿
意
極
了
。
每
天
做
一
點
，
每
天
都
滿
意
。

這
就
是
我
的
清
掃
家
居
態
度
。
但
最
忌
沒
恆
心
，
一
曝

十
寒
，
以
後
就
停
住
不
想
做
了
。
無
論
多
忙
，
最
少
每

天
十
分
鐘
，
抹
一
下
電
腦
屏
幕
也

好
，
最
終
一
定
要
到
自
己
看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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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為
止
。
雖
然
無
法
窗
明
几
淨
，

但
心
情
特
佳
。
又
不
是
請
客
回
家

，
管
別
人
看
法
作
甚
，
髒
亂
，
也

能
自
得
其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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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壇情侶潘燦良蘇玉華攜手合作

藝術節經費藝術節經費達達97097000萬元萬元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一年一度的香

港藝術節不僅是藝術愛好者的節日，亦是表演
藝術節目票房的保證，近數年來演出上座率都
超過九成。將於二○一一年二月十七至三月二
十七日舉行的第三十九屆香港藝術節，更會錦
上添花，其財政預算會由今年的七千七百萬提
高至九千七百萬元。節期長達三十九天，門票
及演出數量都有所增加，這次會有三十八個外
地藝團、十六個本地藝團舉辦超過二百場演出
及活動。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藝術節主席李業廣表
示，來屆藝術節的九千七百萬元預算經費中，
有三千三百一十八萬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
款，香港賽馬會資助八百三十萬元，其他贊助
會籌到一千八百五十萬元，若加上票房收益預
計達到三千七百萬元，便可達至收支平衡。

紐約芭蕾舞團首來港
多了二千萬元預算資金，怎樣用得其所？

香港藝術節節目總監梁掌瑋介紹說： 「這次參
與的本地年輕藝術家多了，他們不少會同時參
與創作及表演的工作，組合也呈多元化。藝術
節舉辦三十九年來，見證了新一代在藝術上的
蓬勃發展，現在更有機會栽培他們創作、演出
，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除此之外，梁掌瑋表示，有更多經費去邀
請出色藝術家及藝團來港演出，例如開幕節目
邀得意大利著名花腔女中音塞西莉亞．芭托莉
（Cecilia Bartoli）來港演唱，她將演唱十九世
紀意大利與法國名歌，還會演唱原本為閹人歌
唱家所作的高難度歌曲。梁掌瑋又補充說，紐
約市芭蕾舞團更是首次來港演出，好多年前已

希望邀請該團，這次終於如願。該團將演出音
樂劇《夢斷城西組曲》及巴蘭欽多個作品。

藝術節過往甚少舉行展覽，就算有，也是
一些配合節目的海報展、服裝展等，來屆則會
舉辦一個裝置展覽 「聲光園」，作為特別節目
。梁掌瑋說，藝術節邀請了幾位英國藝術家，
將九龍寨城公園用不同形式的影像、聲音與光
線投射，配合寨城公園的環境，設計出二十多
個科技與自然相融的設計裝置，將公園變成
「聲光園」。梁掌瑋表示，這幾位藝術家已來

港作過現場視察，他們又曾與區議會商討，得
到大力支持。不過， 「聲光園」要收取二十元
入場費。梁掌瑋解釋說，在三星期的展期內，
寨城公園大部分地方都布置着展覽，只是其中
一個部分需要收費，原因是易於控制人流，收
費的展區每天分時段讓觀眾進內，一天只可容
納一千人觀賞。

寨城公園打造聲光園
昨日在記者會上吸引不少人眼光的是劇壇

情侶潘燦良與蘇玉華攜手出席，他們將於藝術
節的戲劇節目《重回凡間的凡人》中合作。該
劇由潘燦良初次編劇，並兼任導演，蘇玉華擔
任女主角，張錦程飾演男主角。

潘燦良介紹說，該劇在他心中已醞釀了差
不多十年，○六年到美國深造時寫了一半，去
年他參加了潘惠森策劃的 「劇場裡的臥虎藏龍
」計劃，終於完成了劇本的初稿，其後接到藝
術節的邀請，促成這次演出。《重回凡間的凡
人》故事描寫三十多歲的青年，常內地香港兩
邊走，一天，父親突然離世，令主角有所領悟
，同時亦經歷人生百味。潘燦良說，靈感來自

身邊一位朋友遇到親人離世，事後再見到這位
朋友，發覺對方的狀態與往日不同了，更加踏
實了。 「這令我回想起我的爸爸離開時給我的
衝擊，到了三十多歲這個階段，人生經歷了什
麼？有什麼經驗？將來又會怎樣？親人的離開
對我有直接的影響，切實改變了我的生活，一下
子將我由天堂拉回人間，亦是成長中的一個階
段，我需要在這個階段去檢視自己的人生。」

潘燦良編劇醞釀十年
這次與蘇玉華合作，潘燦良笑言： 「我可

以 『點』她！」之後又盛讚蘇玉華經驗豐富，
能幫他審視劇本的不足，早前他與演員們一起
圍讀及舉行工作坊，覺得演員的意見非常重要
，尤其是對他這個第一次寫劇本的初哥更重要
。他說，和蘇玉華的生活都離不開戲劇，除了
排戲時一起研究，就算吃飯時忽然想到有關劇
本的點子，都會一起討論。潘燦良稍後會向香
港話劇團請假兩個月，專心排演。

來屆藝術節的節目還包括萊比錫歌劇院的
《崔斯坦與依索爾德》、沙爾與萊比錫布業大
廳樂團、聖多馬少年合唱團、柏林劇團的《三
毛錢歌劇》、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的《爸爸的
選擇》、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的《金瓶梅》等。
藝術節即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受郵購、傳真
、 網 上 訂 票 ， 詳 情 可 登 上 網 站 www.hk.
artsfestival.org。

▲出席藝術節記者會的工作人員、演員、贊助代表等嘉賓大
合照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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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俞凱穎報道：今年香
港藝術節獲康文署撥款，由去年一千九百
三十五萬元，大幅增至三千三百一十八萬
元。主辦單位表示，撥款將用於豐富演出
節目及作出新嘗試，為本地一班 「生力軍
」提供創作平台，進行實驗探索。林澤群
及鄧樂妍是藝壇精英，他們將參與本屆藝
術節，本報訪問了他們，與讀者分享他們
的表演及創作心得。

今年四月獲頒第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的林澤群，現正
忙於綵排藝術節全新戲劇《回收旖旎時光
》，由鍾燕詩編劇、袁富華導演，明年三
月十日於演藝學院實驗劇場正式公演，共
演五場。該劇改編自捷克作家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的《過於喧囂的孤獨
》，內容講述一位廢紙回收廠工人，從每
天回收的書籍中獲得知識及尊嚴，變成
「書痴」。他在閱讀過程中馳騁於個人幻

想世界，但好景不常，工廠改革要裁員，
工人面臨被炒，最終選擇拿住尼采的書本
一同進入壓紙機。而林澤群便是飾演該名
工人，宣傳海報是林捧着書本仰卧於回收
紙堆上，閉着眼一副陶醉的樣子。

導演袁富華與林澤群相識多年，二人

分外惺惺相惜。袁笑言： 「我認識群仔好
耐，他做戲很好，以往他多數演喜劇，這
麼一個好的演員，只演喜劇多浪費呢，今
次新劇主角性格比較陰沉，兩年前我已經
很想做（該劇）。」林澤群說： 「飾演悲
劇角色對於我是一次新嘗試，我自己也很
興奮期待該劇公演。」

藝術節另一亮點是新人鄧樂妍，她外
表清秀笑容甜美，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作
曲系，獲學士學位，曾多次在歐美發表作
品，是本港的現代音樂作曲家。其最新作
品《花臉》及《年輪曲》乃獲藝術節委約
作世界首演，其中《花臉》用於柴可夫斯
基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的開幕序曲，而
《年輪曲》則為室內歌劇而作。鄧樂妍與
韓國統營國際音樂節樂團合作，以中樂特
有的彈撥樂與西方拉弦樂作伴，中西敲擊
樂為引，中樂西樂韻味相融，為大家帶來
一個嶄新的歌劇體驗。

鄧樂妍說： 「作曲的時候，我喜歡關
在房裡埋首創作，好像寫日記般用音樂述
說心事，而《年輪曲》則很不同，一大班
人聚在一起不單止玩音樂，繪畫及影像也
會在劇中出現，《年輪曲》主題是表達對
人類及地球命運的關注。」

▲藝術節重點戲劇《回收旖旎時光》由袁富華（中）導
演、林澤群（右）主演，圖為兩人與藝術節市場總監鄭
尚榮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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